
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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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不仅是传承与发扬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发展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耦合的关键路径，更
是破解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难题的内在要求。 整体而言，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经历了一个

“核心主体重释—基层组织互动—组织体系建构”的良性动态发展过程。 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整合结构单一、组
织力度不强、动员范围有限以及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分散等具体问题。 对此，须以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增能为前提，以
促进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关键，以强化农民主体性为保障，以多元组织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为目标，持续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和互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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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亟须将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三
农”工作的主体力量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位

置，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这不

仅契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责任要求，也是

推动农村基层组织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

力保障。 为进一步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涉及农村基层组织的规范性文件。 ２０１８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指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

一步加强，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１］ ，为以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厘清了思路和目标。
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

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农村组织建设质量” ［２］ ，同
时还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其他类农村基层组织的

统一领导，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其他类农村基

层组织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２０２２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

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以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３］ ，并重申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的具体要求，为新时代改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提升乡村振兴成效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除了在顶层

设计上不断优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制

度供给外，各地也纷纷进行了实践层面的积极探索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前，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积极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优

势，已经成为破解乡村社会治理难题，提升乡村振兴

实效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动

能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 学界涌现了许多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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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研究，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农村基层组

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独特优势与作用机制。 其

一，着眼于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指
出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有研究

指出，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各类

基层组织都应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４］ ；吸纳了

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资源的农村基层组织［５］ ，不
仅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６］ ，也是形成乡村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７］ 。 还有学者着重强调了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的驱动作用：一方面，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载体与

重要抓手［８］ ，占据了乡村振兴的主要组织场域［９］ ，
具有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显著优势，进一步丰富

了乡村振兴的组织资源［１０］ ；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

在整合乡村要素和发挥农民合作功能中居于领导核

心地位［１１］ ，须将基层党组织建设嵌入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等乡村振兴各个领域，重塑基层党组织与

乡村社会之间“赋能—承接”的耦合关系［１２］ 。 其

二，聚焦原子化的农民个体，强调以农村基层组织重

塑农民主体性。 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无可争辩的重要

主体之一，以组织化的形式激发广大农民的参与积

极性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１０］ 。 然

而，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部分乡村地区存

在主体迷失与缺位、农民参与积极性与主动性难以

适应新时代乡村发展要求等问题。 对此，有研究指

出，应发展各类农村基层组织，使之成为农民利益的

“代言人”，从而为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提供相应

渠道与途径［１３］ 。 其三，立足乡村治理体系建构，强
调农村基层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平

台。 相关研究认为，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体制

影响，乡村在面对外部整合机制的急剧变化时，如果

缺乏相应的基层组织机制进行自我整合，容易陷入

“治理真空” ［１４］ 。 鉴于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地方政

府、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集体性

行动，有学者在案例的基础上认为，相较于政府或资

本主导的乡村振兴模式，以村集体组织为主导的乡

村发展模式更具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乡村

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１５］ 。
既往研究为本文议题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

学理基础，但也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已有研

究虽然突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在推进

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但缺乏对于农村各类基层

组织之间互动关系与协同作用的整体性视角和综合

性分析。 二是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农村

基层组织之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作用，而鲜少关

注其具体实践机制。 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乡村社会

的实践场域，从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

的互动逻辑出发，具体阐述农村基层组织推动乡村

振兴的实践进路，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
进一步提出今后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

耦合发展的厘新策略。

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
耦合发展的逻辑理路

　 　 乡村振兴不仅涉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还
包含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 农村基层组织是乡村振

兴的基石，是联系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因此，进一步厘清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

互动逻辑，分析农村基层组织的独特优势，对于破解

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难题、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

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形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构

与发展，都至关重要。
１．历史逻辑：传承与发扬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

动乡村发展的优良传统

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是农村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建立农

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团结农民群体进行土地革命，将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发展、武装反抗斗争

有机结合，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

实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先后进

行了土地革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得到迅

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现代化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

面，并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体制，为推进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改革开放以后，
为进一步释放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党和国家以农民

与土地关系改革为发端，逐步建立健全“以家庭承

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

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随着“政社合一”的乡

村治理体制逐渐演变为“乡政村治”格局，在一段时

间内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有所弱化，但总体上仍保持

着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进入新时代，面对

日益凸显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

题，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
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涉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乡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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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

来落实，要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其他

类农村基层组织的独特优势。 纵观百年来我国乡村

社会发展的实践历程，可以发现农村基层组织尤其

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 因此，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推动乡村振兴不仅是对我国乡村事业发展宝贵

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这种优良传统的传承

与创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只有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独特优势发挥好，才
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２．理论逻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

耦合关系

探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

辑，不应忽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内

在耦合的双向互动逻辑，二者是一种互融共促、互为

支撑的关系。 实质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

振兴的过程，既是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保持良

性互动结构性关系的耦合调适过程［１６］ ，也是农村

基层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农村基

层组织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最后一公

里”中扮演着农业发展推动者、农村建设落实者、农
民利益代表者等多重角色，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组

织保障，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和结构主

体；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为提升农村基层组织能力以及充分发

挥其独特优势提供了全新的时代背景和战略面向。
相较于脱贫攻坚时期国家“统包式”的资金政策支

持，实现乡村振兴更加强调地方政府自主性、村庄内

生性和农民主体性，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 对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工

作难度、强度极高的考验，也是一次锻炼本领的宝贵

机会。 因此，新时代充分发挥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

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独特优势，不仅是推动

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耦合的关键路径。
３．现实逻辑：破解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难题的

内在要求

理论上的清醒源于对现实的正确判断与认知。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新时期“三
农”问题、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当前的乡村社会无论是从宏

观结构形态还是从微观的个体逻辑来看，都发生了

历史性的变革，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困境与挑战。 一

是公共价值“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快

速推进和市场化发展，乡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在

资本的裹挟下被不断异化，少数农民在价值追求和

行动选择上也展现出更强的逐利属性，一些乡村地

区面临邻里关系淡漠、社会交往缺失和情感纽带断

裂等价值困境，渐趋弱化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互助协

作意识严重影响乡村社会公共空间道德价值再生

产、社会秩序维护等功能实现。 二是权力结构失衡。
自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在向乡村社会输入大量资

源的同时，乡村社会面临的治理事务也日益复杂繁

多，既有自上而下的防火防汛、社保收缴、党建宣传

等行政性事务，也有自下而上的农业生产、纠纷调

节、文化活动等自治性事务，呈现出多元化、密集化、
规范化等特点［１７］ 。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农村基

层党组织，还是村社自治组织，都常忙于处理上级政

府交付的“千头万绪”的治理事务，而难以有暇倾听

和反馈基层群众的合理诉求，极大影响党群、干群关

系以及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是自治空间萎缩。 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和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推动人口高频、规模化流动。 随着乡村中

青年群体的“向城而工”“向城而居”，时空阻隔不可

避免地导致外出务工和进城定居的村民与乡村自治

空间不同程度的“脱嵌”。 虽然日益普及的信息技

术打破了物理空间对基层社会自治空间场域的限制

和束缚，民众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Ａｐｐ 等数字化治

理平台实现网络空间的“共同在场”，但民众尤其是

村民自治素养与数字参与能力的相对不足亦在较大

程度上降低了自身的治理自主性，“虚置”了自治权

利［１８］ 。 要摆脱上述治理困境，亟须加强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能动作用。

二、从嵌入到协同：乡村振兴中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逻辑

　 　 在基础薄弱、资源有限、优势不足的地区推进乡

村振兴，其关键在于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形成组织

合力，重塑乡村发展的内外部秩序，从而实现各类资

源要素的联通共享。
１．核心主体重释：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归位与

增能

随着生产要素的日益集中，原本分散的农民逐

渐走向组织化，乡村社会各类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等

相继涌现。 然而，受基层年轻干部队伍“断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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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党员干部观念陈旧、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缺乏创

新、农村宗族势力、市场化与多元化变革等多重因素

的影响，一些基层党组织出现“弱化、虚化、边缘化”
的问题，严重影响基层组织的力量整合。 农村各种

基层组织分立、自立的组织形态导致乡村经济社会

纵向和横向资源承接的梗阻，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

深入实施和持续推进。 基层党组织核心主体重释是

实现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 无论

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还是《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都以制度的形

式规定了党组织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

位。 基层党组织具备独特的组织优势，能够全面协

调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资源并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高效利用。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消弭乡

村二元权力结构所产生的张力，畅通各类农村基层

组织之间的联络渠道，形成乡村建设的合力，从而有

效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首先，确立党组织核

心领导地位是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的关键。 从新

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

放，党组织以嵌入的方式搭建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
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有效动员，基层党组织建设始终

是整合“离散的农民社会” ［１９］的重要手段。 确保党

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内在要求。 其次，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建设，切实提高基层党

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能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

本保证。 一方面，作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前

沿阵地，基层党组织要以引领乡村振兴为主要任务，
增强自身的政治和组织能力建设，织密建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体系，把党的组织体系延伸到乡村产业、文
化、生态等建设各环节、全过程，凝聚社会各方力量，
锚定乡村发展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重视基层党组

织队伍建设，赋能基层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基层党员

干部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模范带头作用。
２．基层组织互动：多元整合协同推进乡村发展

乡村社会中的各类基层组织承担着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功能，是推动乡村振兴事业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 然而，在实践中，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面临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不同的农村基层组

织分散地承担各自不同的功能，在宏观层面缺乏统

一协调，存在功能重叠、重复以及效率不高等问题；
二是各个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缺乏必要、稳定的沟通

与协作机制，容易产生组织间张力和摩擦。 面对流

动性、异质性不断增强的社会现状，亟须以党的基层

组织为领导核心，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其他类农村

基层组织如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组织、乡贤理事会

等组织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力量整

合和协同治理，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等多个领域提供有效支撑。 其中，组织嵌入是基础，
主体协同是关键。

第一，以产业振兴为目标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

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双向互动和赋能。 产业兴旺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 将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换

为经济价值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的总思路。 面对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集体产

权虚置甚至村集体经济组织“空转”的状态，《中国

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党的农

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 ［２］ 《中
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亦强调：“村党组织书记应

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

应当交叉任职。” ［２０］ 在党和国家政策文件指导下，
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在有效配置和优化组合自然、人力、技术、政治

等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运行逻辑上来看，
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能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

的组织优势与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制度优势，以解决

家户经营的公共性难题，并能通过再造集体加速农

民的组织化进程［２１］ 。 从组织再造角度来看，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一种“政经合一”的集体经济合

作社，村党支部在激活乡村治理的同时还通过发展

集体经济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２２］ ；而且，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行动过程本身，有利于激发基

层党员干部参与村集体经济建设的意识，提升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激活基层党建活力［２３］ 。 从

治理效能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将自身的政治功能

与村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相结合，有利于在整合乡

村公共资源及集体资产的基础上调动广大农民的合

作积极性，促进农民组织化，保障村集体权益；同时，
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引领经济发展等能力的

不断增强，亦会反向激发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政党嵌

入、多元参与、治理优化等组织间协同合作的认同，
进而实现以组织间协同模式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的治

理愿景［２４］ 。
第二，在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统领其

他类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发挥组织聚力的优势，
让“人”这一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发挥作用，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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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夯基赋能”，实现乡村人才振兴。 人才作为

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２５］ 。 目前，
乡村人才振兴面临双重挑战：一是本地人才流失严

重；二是乡村现有条件难以对外部人才形成足够的

吸引力。 在当前农村人口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背景

下，须建立农村基层组织互动合作机制，拓宽外地人

才引进和本地人才培养的双向渠道。 首先，在联学、
联建、联动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

党员“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着力推动基层党

员干部深化、内化、转化党的创新理论的素养和能

力，保证党和国家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决策部

署在基层能够“落地”。 其次，以党的组织优势开辟

各类农村基层组织的交互空间，创造人才流通的渠

道。 通过平台建设，促进相关人才信息在各个组织

间互通有无，如发挥乡贤理事会的组织作用，拓宽人

才引进的渠道。 再次，要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涉农组织的优势，利用各类培训资源，针对其经

营管理和技术需求开展精准培训，以点带面提升基

层组织人才能力素质。 最后，要重视组织协同效应，
鼓励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佼佼者、领头人发挥“头
雁”带动“群雁”的领航作用，优化农村人才发展的

整体社会环境，树立重才爱才的良好氛围。
第三，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作为乡村振兴的根和魂，乡村文化能够重塑乡村社

会的伦理关系与价值认同，是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形

成向心力的动力源泉。 而有力的基层组织建设亦能

激发农民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促进基层群众主动

融入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在实践中，农民文化自信、文化认同

的培育以及乡村文化的振兴都离不开有效的组织共

生，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乡贤理事会

等乡村社会多元组织整合在一起，形成共生单元的

协同合作模式，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和共同体认同［２６］ 。 要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

适应的价值取向，构建国家认同的“公共文化”与乡

村内生文化的有效融合及互动共生［２７］ ，基层党组

织建设和引领起最重要的作用，是保证乡村文化建

设“不跑偏”“不走调”的关键力量。
第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耦

合。 乡村社区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其生态环

境保护与包括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

济组织、村民合作组织、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在内的自

组织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乡村生态振兴既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更是提升农民生态福祉、
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 无论是凝聚生态环境保

护共识，还是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产业链，抑或是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都需要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

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嵌入乡村生态治理系统，充分

调动各方资源，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和责任共

担。 在实践中，要扭转生态治理长期以地方政府为

单一主体、农民参与积极性较低的被动局面，不仅要

在低碳零碳技术上有所突破，还要建立多元主体协

同的治理模式，形成良性互动的组织间合作机制和

合作秩序［２８］ 。
３．组织体系建构：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体系建构是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

兴的有效保障。 乡村治理既是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发

挥的主要场域，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
尽管乡村治理的质量和水平与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作

用的发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２９］ ，但还须认识

到，农村基层组织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健全党组

织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治理体系，打造乡村治理共

同体至关重要。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乡村

社会结构面临深刻的变革与重组，不少农村地区村

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治理形式化等

问题加剧。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成为重构乡村治

理体系的关键举措和必要路径。 一是不断强化的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参与基

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随着治理单元的逐步下

沉，建立“村（社区）党委（总支）—村（居）民小组党

支部—党员（网格员）联系户”的网格党组织体系，
将党小组设立在村民小组、自然村、网格片区等更小

的微治理单元上，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其他类农

村基层组织的独特优势。 二是鼓励和支持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有
利于深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重塑农民的社会公共

生活，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乡村社

会公共生活准则，强化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只有充分尊重治理空间场域内民众的主体地位和话

语权，才能使乡村社会的发展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

意愿和要求。 三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创造了农村各类基层组织融入乡村治理体

系构建的重要途径和契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一
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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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注重村

（社）自治组织功能的提升以及各类农村基层社会

组织的培育与扶植，如老年协会、志愿者协会、乡村

艺术团等，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社）自

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为两翼，以各种内生性组织

网络为补充的复合型乡村组织体系［３０］ 。 这对于提

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确保乡

村振兴机制融通与活力延续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在 “核心主体重释—基层组织互

动—组织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下，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既要

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也要制定一套

行之有效的农村基层组织嵌入机制，同时还需要适

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这些都离

不开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作用的协同发挥。 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的引领、整合、组织与动员四种力量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渐进发展。 但

从整体性视角看，农村基层组织仍然存在组织结构

单一、引领力不足，组织能力不强、辐射面有限，组织

功能分散、组织间协同水平不高等现实问题。 因此，
当前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应聚焦农村基层组织能力提升，以增能农村基层组

织为前提、以促进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的深度

融合为关键、以强化农民主体性为保障、以推动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厚植乡村振兴

内生动力。

三、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策略

　 　 乡村振兴的复杂性、整体性、广泛性决定了必须

不断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提
升组织间合作能力，以“合作型”乡村组织关系导向

推动政策溢出绩效产出。
１．引领维度：增能农村基层组织

核心主体重释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起始环

节，也是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 这一环

节实现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两个

引领”作用，即基层党组织对其他农村基层组织的

方向性、战略性引领和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群体的

公共生活引领。 具言之，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建强乡村振兴“主心骨”。 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基层

组织的核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增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因地制宜

地创新和拓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

的实现路径，如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党组织书记担任

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

织负责人，推进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从体

制机制上确保村党组织对农村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

的全面领导。 二是牢固树立“支部建在产业上，党
建开拓富民路”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

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 为此，既要形成一体化

从严管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管理模式，组建合乎

党员、群众心意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打造党联系

群众、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也要建立健全村组干部

保障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的热情，还要加强乡村干部的常态化专业素养培

训，将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纳入基层党组织全年培训

计划，切实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和服务群众的本领。 三是优化农村基层组织的

体系架构，提升各类基层组织在乡村社会不同领域

的引领力。 为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经济发展、
社会服务、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导向与带动

作用，需要明确界定农村不同基层组织职责范围和

任务内容，畅通组织内部、组织间的沟通和合作渠

道，实现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和选

拔具有创新和实践素养的、来自不同领域的组织领

导者和骨干。
２．组织维度：促进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的

深度融合

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对乡村振兴的全方位嵌入以

及基层组织的内外互动，实现了组织内在优势与乡

村振兴多维需求的对接，从而统合了乡村振兴的发

展合力。 要从内生层面解决后乡土中国乡村社会存

在的组织断裂、 文化断裂、 精英断裂等发展困

境［３１］ ，则亟须从组织维度促进农村基层组织与乡

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一是将各类农村基

层组织嵌入推动乡村发展的产业链、文化链、人才链

等各个环节，实现乡村组织振兴。 以村集体经济为

代表的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强化自身在农业生产、加
工、销售、价值拓展等产业链上的作用，融入并引领

产业链发展，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

价值链延伸；农村基层组织还应成为文化链的重要

节点，保护与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创

新与发展。 而且，涉及农业农村农民不同方面的各

类农村基层组织是人才施展本领的最佳平台，发挥

好组织的平台效应，对于吸引并留住各类优秀人才

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创新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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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方式，提升各类基层组织的组

织能力。 例如，数字技术拓宽了乡村治理的时空场

域，为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力量得以高效汇集与协同

创造了新的契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基层组织建

设提供了着力点，以乡风民俗为抓手，以评促学、以
学促建，开展多样化的文娱评比、巡演、理论宣讲等

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不仅能够丰富乡村的公共文化

生活，提升民众的精神志趣，还有助于培育农民参与

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激发振

兴乡村的内生动力；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

织还要善于依托乡镇特色资源和产业，积极开辟内

外部合作新模式，既能够承接、落实上级政府或外部

企业对乡村的“反哺”资源，还能够通过内部完善的

协作、沟通机制实现对各种资源的公正分配、合理

利用。
３．动员维度：强化农民主体性

增强自身动员力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基层组

织的必修课，其形成主要依赖群众认同、组织建设和

使命号召。 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实践中，作
为核心竞争力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始终是保障中国

共产党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 在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重视以群众

认同为导引、以使命号召为指向的基层组织动员能

力建设，正确把握绩效认同、价值认同和理论认同在

乡村动员中的作用。 从动员主体来看，以基层党组

织为核心的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具有各自不同的任务

内容和权责范围，分工明确，差异共存，应保障它们

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和相对的独立性，
并通过开展学习教育、规范组织生活、严肃组织纪律

等方式，夯实各类农村基层组织的主体责任，强化身

处不同组织中的基层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使之成

为动员人民群众的榜样模范力量。 从动员客体来

看，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力量，是农村基层组织

动员的核心对象，在动员中，须通过强化“农民”的

主体地位，激发其能动性。 提升村一级的动员力，其
关键在于发挥各类基层组织工作的灵活性与主动

性，积极引入新型农民主体，通过在联系群众中采用

理论动员、情感动员或物质激励动员等差异化的动

员方式［３２］ ，提高农村基层组织联系群众的紧密性、
规范性和广泛性。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和农业农村

的发展，应以更宽泛的、面向未来的视角重新审视

“农民”这一概念，把愿意在乡村生活和创业的青年

学子、热衷于乡村事业的各界社会人士、返乡回流人

才、依靠村庄内部资源获得收入的本土农民等，都纳

入“新农人”的范畴，以组织吸纳的方式支持其以组

织成员的身份在农村干事创业，为其提供相应的农

村公共事务参与权利，使之成为农村特色小镇、县域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引智易俗的生力军。 从动员

介体来看，物质基础、制度保障、技术牵引等中介要

素是实现动员主体与客体有效衔接的关键。 因此，
农村基层组织要充分依托地方性知识和现代化技

术，搭建不同组织与群众之间多种形式的协商交流

平台，畅通和丰富人民群众合理表达诉求和意见的

渠道，激发农民的自我身份认同及其参与乡村振兴

的主动性、积极性。

结　 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出发，致力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为顺应农民

群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对

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的有力回应，并在当

前取得了较大成就。 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建设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

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 如何更好地把

农村基层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合理嵌入的方式

转化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动能，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与乡村振兴的互促共融，对广大乡村地区实现全

域、全员以及全方位振兴具有关键性作用。 未来，还
须在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方面，持续提高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质量，为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障。

参考文献

［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１８：１９．
［２］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１０）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０１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５６７６４．ｈｔｍ．

［３］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Ｊ］ ．党建，２０２２（１１）：４－２８．
［４］王文彬．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Ｊ］ ．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１８－１２５．
［５］庄天慧，孙锦杨，杨浩．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

接路径研究［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８（１２）：
１１３－１１７．

［６］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Ｊ］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１）：２－

１０．
［７］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Ｊ］ ．地理学报，２０１８

（４）：６３７－６５０．

８８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



［８］丁志刚，王杰．中国乡村治理 ７０ 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 Ｊ］ ．中
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９（４）：１８－３４．

［９］温铁军，罗士轩，董筱丹，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

形式的创新［Ｊ］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８（１２）：１－７．
［１０］贺雪峰．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Ｊ］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９（４）：１８５－１９２．
［１１］吴重庆，陈奕山．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民合作路径探索

［Ｊ］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５）：１９－２７．
［１２］刘双，余智勍．耦合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逻辑、张力

和路径［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２）：１３１－

１３８．
［１３］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 ４０ 年回顾与展

望［Ｊ］ ．行政论坛，２０１８（６）：１９－２５．
［１４］徐勇．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林桥镇农村

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Ｊ］ ．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５）：８－１１．
［１５］唐任伍，郭文娟．乡村振兴演进韧性及其内在治理逻辑［ Ｊ］ ．改

革，２０１８（８）：６４－７２．
［１６］吴高辉，汪文新．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理

论构建［Ｊ］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２）：６６－７５．
［１７］韩玉祥，石伟．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 Ｊ］ ．理论月

刊，２０２２（１２）：４４－５４．
［１８］陈桂生，吴合庆．数字赋能乡村空间治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

解释［Ｊ］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５）：１４０－

１４９．
［１９］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Ｊ］ ．学术月刊，２００７

（８）：１３－２０．
［２０］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

０９－０１）［２０２４－０５－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０９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２６３１９．ｈｔｍ．

［２１］张欢．新时代提升农民组织化路径：烟台再造集体例证［ Ｊ］ ．重庆

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６）：３８－５０．
［２２］陈义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以烟台市“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为例［Ｊ］ ．求实，２０２０（６）：６８－８１．
［２３］陈义媛．以村集体经济发展激活基层党建：基于烟台市“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３）：１０７－１１７．
［２４］彭茜．双向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互动逻辑：

以山东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 Ｊ］ ．安徽乡村振兴研究，
２０２２（４）：３７－４７．

［２５］易法敏，王修梅．数字时代农民工的城乡迁移［Ｊ］ ．华南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３）：３２－４４．
［２６］王振杰．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

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 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３（６）：５９－６７．
［２７］漾正冈布，王振杰．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

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５）：２０－２９．
［２８］李华胤，王燕．“双碳”目标下乡村生态合作治理的机制与逻辑

［Ｊ］ ．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２３（５）：１１９－１２６．
［２９］张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逻辑机理、价值表征和实践进路［ Ｊ］ ．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２）：１７－２１．
［３０］文军，刘雨航．迈向新内生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

应对［Ｊ］ ．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２２（５）：１４２－１４９．
［３１］季乃礼，许晓．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Ｊ］ ．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２０（３）：１９２－１９８．
［３２］邓万春，黄璐璐．乡村振兴的动员机制与模式：整体党委动员与

差别化动员［Ｊ］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３）：
３８－４８．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Ｗａｎｇ Ｋａｉ　 　 Ｍａ 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ｋｅｙ ｐａｔ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ｍｏ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ｅａ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翊　 明

９８

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行动策略


